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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典中词语的立目和释义应契合词典的编纂宗旨和用户心理，即在词典性质以及用户的制约机制下进行

释义实践。本文选择外向型学习词典的代表《商务馆学汉语》以及《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为目标词典，

以两部词典中共同收录的木本词条为研究对象，探究词典的释义与词典类型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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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in a dictionary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mpilation 
purpose and user psychology of the dictionary, that is, the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should be car-
ried out under the nature of the dictionary and the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users. This paper se-
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port-oriented learner’s dictionaries “business library learning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s the target dictionaries, and takes the woo-
dy entries in the two dictionar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explore the fit between the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ictionar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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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编者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内的中型语文词典大体划分为两类，即消极型解码(普通语文)词典和

积极型编码(学习)词典”[1]。后者根据学习者母语背景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内、外两个不同的向型。

不同类型词典的立目、释义等是否符合词典用户的需求，与词典的编纂理念相契合？本文选择外向型学

习词典的代表《商务馆学汉语》(下称为《学汉语》)以及《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下称为《现代学习》)为
目标词典，以两部词典中共同收录的木本词条为研究对象，探究词典的释义与词典类型的契合度，并结

合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下皆称为 BCC 语料库)，对词典释义修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两部词典更好地

发挥工具书的作用。 
木本植物类主要指有树干、枝叶，有的甚至还能结果、开花的树木类。据统计，两本词典中共同收

录的木本词条中，除“杨树”“柳树”“樟树”以及“棕榈”之外，大多结有果实或令人观赏的花。经

过穷尽式搜集，两部词典共同收录的木本植物类词条 39 个。 

2. 词条的不同立目 

笔者统计了两部词典中的木本植物词条，发现词条在立目时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且均出现立目词

的使用没有贯彻到底，存在随意性的问题。 

2.1. “X”为词目词 

“芭蕉、茶、杜鹃、橄榄、桂花、花生、咖啡、梨、李子、荔枝、栗子、玫瑰、牡丹、柠檬、苹果、

葡萄、石榴、椰子、樱花、樱桃、枣、棕榈、柑、芭蕉”等 24 个词条，两部词典均将“X”作为词目词。

除“棕榈”外，其他词条均延伸出新的义位，在词典中“X”既用来指称该种植物，又用来指称该种植

物的果实等，即“X”承担树、果或花义于一体。 

2.2. “X 树”为词目词 

“枫树、柳树、樟树、桑树”等词条，两部词典均将“X 树”作为词目词，这种类型在词典中占比

较低。笔者发现：以上词条均未延伸出新的普通义位，仍和植物术语一致指称某种植物，也即“X 树”

仅承担“树”义，且在词形标记上帮助提示意义的类别。 

2.3. 一方为“X 树”，一方为“X” 

第一类：《学汉语》将“X 树”为词目词，《现汉学习》将“X”立为词目词，有“柏、桦、槐、橘、

松、桃、杏、橡胶、杨、榆、梅”等 11 个词条。第二类：《学汉语》将“X”立为词目词，《现汉学习》

将“X 树”立为词目词。属于该种情况的仅有“柿(子)”一个词条。根据有无延伸出普通义位，我们将其

分为两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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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amples of dictionary entries 
表 1. 词典立目示例 

有无普通义位 《学汉语》词语示例 《现汉学习》词语示例 

有：橘、桃、杏、梅 [桃树]一种树……果实可以吃 [桃] 1 桃树 2 这种植物的果实。 

无：柏、桦、槐、松、杨、橡胶、 [柏树]一种树 [柏]通称柏树。常绿乔木…… 

 
《学汉语》以“X”为词目词的有 24 条，其中用来指称延伸出普通义位的词条有 23 条，占 95.83%；

以“X 树”为词目词的有 15 条，用来指称延伸出普通义位的词条有 4 条，占 26.67%，也即用“X”承担

树、果或花义于一体在《学汉语》中占大多数。但均存在“X”“X 树”两种形式同时承担普通义位的情

况，如“桃树”“橄榄”在该词典中均能指称“果”。《现汉学习》以“X”为词目词的有 34 条，同时

承担普通义位的有 26 条，占 76.47%；“X 树”为词目词用来指称某种植物的有 5 条，并未指称延伸出

的新义位。但均存在“X”和“X 树”两种不同的形式指称“树”，如“柿树”“桃”在该词典中均能指

称“树”。两部词典立目词的使用没有贯彻到底，存在随意性的问题。 
两部词典大多以“X”，如“桃、杏”作为词目词，统领多个义项，遵循了经济性的原则；同时也

考虑到人的认知焦点，人们提及到“桃、杏”该类事物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并非是其植株，而是其果

实，用果实统领植株，也遵循了从熟悉到陌生的认知顺序。但立目时，应考虑词典的性质以及目标用户，

作为外向型学习词典的代表，《学汉语》和《现汉学习》面向非母语学习者，单个词条统领不同的意义，

尤其是“X”既指“树”又指“果/花”，表义较不清晰。基于表义清晰性和经济性的博弈，相关词典在

立目时，对于较常使用的植物词，要以经济性原则为主要指导原则，不必分别立目，如“苹果”仍可以

同时表示“苹果”和“苹果树”；对于使用频率较低的植物词，要以表义性为主要指导原则，建议分别

立目，如“X 树”仅指“树”，“X”仅指该植物的花、果等。当然植物词的是否常用，要以 HSK 水平

大纲为参考依据。 

3. 词条义项的设置 

“作为百科词汇，大多数植物类别词在进入日常的语言生活后，逐渐衍生出新的普通义位，如原指

称某个植物的整体新增变为植物的部分，如果实、枝叶、花朵等”[2]。比如“梨”由一种树引申出这种

树的果实，后来为了区分新旧义位，原义位大多后缀“树”等进行标记。在统计的 39 个木本植物词条中，

延伸出普通义位的有 26 个词条。我们以 26 个词条为研究对象，讨论两部词典义项设置的相关问题。 

3.1. 义项切分的颗粒度 

“义项的切分以义位为基础，但切分的颗粒度受词典类型的制约，有粗细的不同。致使义项和义位

存在三种关系：大于、小于或等于”[3]。 

3.1.1. 树、果/花未分立成项 
这种类型为义项小于义位，单个词目词的单个义项下统领多个义位，如包含树、果或花等，但未分

立义项。如： 

[梨]一种树，它的果实圆形或长圆形，皮多为黄色，果肉为白色，水分多，味道甜，是水果。(《学汉语》) 

[苹果]落叶乔木，叶椭圆形，花白微红，果实扁圆形，是甜美的鲜果。也指这种植物的果实。(《现代学习》) 

“梨”和“苹果”同时承担了“树”和“果”两个义位。《学汉语》中“枣、樱桃”等 17 个词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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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同情况，占 65.38%；《现代学习》的“椰子、葡萄、苹果”等 7 个词条属于该种类型，占 26.92%。 

3.1.2. 树、果/花分立成项 
这种类型为义项等于义位，单个词目词下为每个义位分别设立义项。如 

[橄榄] 1 一种水果……2 结这种水果的树，开白色的花。(《学汉语》) 

[柠檬] 1 柠檬树……2 指果实。(《现代学习》) 

“橄榄”和“柠檬”的“树”和“果”的两个义位分别独立成项，《学汉语》中属于这种类型的词

条有“樱花、咖啡、茶、橄榄”4 个；《现代学习》中有“荔枝、栗子、柠檬、玫瑰”等 16 个。 
相比较而言，同属于外向型学习词典的两部词典，在树、果/花义项的设置方面存在分歧：《学汉语》

多采用合并的方法，将多个义位置于单个义项中，义项的切分粒度较粗；《现代学习》多采用分化的方

法，将义位分别设置为义项，切分的粒度较细。 
如上所述，词典义项的切分受词典类型的制约。作为学习词典的《学汉语》以及《现代学习》，主

要职能是语言的编码，帮助学习者掌握和使用汉语。同时考虑到其面临的目标用户为非母语背景的汉语

学习者，在义项的切分时，应尽量采用分化的策略，凸显不同的义位，更好地展示每个义位出现的语言

环境，有助于用户掌握词目词全面的使用规则。 

3.2. 义项的内部序列 

词典释义中同时包含树义和果义的词语，其内部必然存在一个序列问题。同一类型的词典中，对木

本词条义项内部序列的设置存在差异。哪种序列更贴合外国学习者的习得顺序，满足学习者的查检？ 

3.2.1. 由树到果 
即描述“树”的义项在前，描述“果”的义项在后。见表 2： 
 

Table 2. The internal sequence of meanings in dictionaries 
表 2. 词典中义项的内部序列 

词典 词典示例 其他词语 总计 

《学汉语》 [樱花] 1 一种植物…… 
2 这种植物的花 茶、咖啡 3 

《现汉学习》 [荔枝] 1 常绿乔木，木质坚硬…… 
2 这种植物的果实 

茶、柑、橄榄、咖啡、李子、栗子、梅、玫瑰、 
柠檬、石榴、桃、杏、樱花、枣、樱桃 

16 

 
由表 2 可知：《学汉语》中“树果分项”的 4 词条中，义项按由树到果的顺序排列的有 3 个词条，

占 75%。《现代学习》中树果分项的 16 个词条中，全部采用“由树到果”的顺序。 

3.2.2. 由果到树 
即描述“果”的义项在前，“树”的义项在后。属于这种情况的仅有《学汉语》收录的“橄榄”一

词，具体释义如下： 

[橄榄] 1 一种水果……2 结这种水果的树，开白色的花。 

距离象似性是语言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是指“语言符号的距离与概念的距离之间具有理据性”[4]，
义项的排列顺序也体现着该种原则，距离词目词越近的义项，则为词典编纂者关注的重点。由树到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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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顺序，关注的重点在“树”，遵循着从植物的整体到部分的原则，符合中国人“先大后小、先主后

次”的认知顺序，但与外国人“先小后大”的认知顺序相悖。两部词典的主要目标用户为外国学习者，

在义项的排列时，却仍遵循中国人的认知顺序，未能以目标用户的需要为中心。由果到树关注的重点是

“果”，秉承着由部分到植物整体的认知顺序，与外国人的认知顺序相符。再加上对一般大众而言，“果”

较为熟悉，而生长果的“树”却较陌生，由果到树的顺序，也遵循着由熟悉到陌生的原则，更符合习得

的一般顺序。 
综上：由果到树的义项排列较为契合外向型学习词典，但从词典的具体实践中，大部分却采用由树

到果的顺序，与该类词典的编纂宗旨相悖，建议修订。 

3.3. 义位的完备性问题 

与义项不同的是，义位是从客观的语言事实中归纳所得，具有客观性，为词典中义项的设立提供本

体支撑。但能否收入词典中却存在词典编纂者许多的人为判定，如“只有充分考虑到辞典的功用、性质

的前提下，才能有意识地对词语完整义位进行选编”[5]。也即受词典定位的制约，不同类型词典义位的

收录有不同的侧重。作为外向型学习词典的代表《学汉语》《现代学习》，该类词典“释义的覆盖面是

评价词典质量的重要尺度”[6]。否则，由于缺乏母语者的认知背景，外国学习者无法理解文本中传递的

语义信息。 
但在统计的树木一体的词语中，我们发现：《学汉语》中存在个别词条漏收“果”义位的词目词条。

如： 

[椰子]一种树，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树干很直，没有分枝，叶子长在顶部。(《学汉语》) 

我们将“椰子”置于 BCC 语料库中进行查检，随机抽取 100 条有效例证，椰子的“果”义占 87 条，

使用频率较高。加上同属于“X”词目词的“芭蕉、茶、杜鹃”，在词典中同时收录了“树、果”义。

基于椰子“果”义的常用性以及词典释义的系统性，建议《学汉语》收录该义。 

4. 释义内容探究 

词语的意义是由更小的结构成分——语义特征组成。不同类型的词典要根据词典的编纂宗旨以及目

标用户的认知水平，对语词的个性特征有选择地凸显。 

4.1. 木本植物词的语义特征在词典中的凸显 

我们对两部词典中共收木本词条释义中的语义特征进行范畴化后统计，涉及“树(外形、叶子、茎、

枝条、木材)、花(香味、颜色)、果实(形状、颜色、味道)、功用、种类、产地”等 6 类语义特征。两部词

典语义特征提取的数量情况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extraction quantity of semantic features 
表 3. 语义特征的提取数量对比 

词典 
树  果  花 

种类 产地 功用 
外形 叶 茎 枝 木质  色 味 形  色 味 

《学汉语》 5 14 1 6 2 12 13 18 12 7 2 8 9 

《现代学习》 1 15 1 2 4 9 12 14 18 2 3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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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学汉语》共 109 个语义特征，每个语词约 2.79；《现代学习》共 99 个语义特征，每

个语词约 2.54，在数量上均较简洁。外国学习者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就能识记语词，更具有通俗性。总

而言之，与词典的编纂目的较契合。 
从具体内容上看，两部词典语义特征凸显的类型涵盖植物的全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较冗余，具体体

现为：选取了较多学科义位，如叶子(卵形/掌状分裂/羽状复叶等)、产地(原产于……)以及木质(坚硬/疏松)
等，这些特征学科性较强，过于复杂难懂，与词典的编纂宗旨以及目标用户不符。至于果的形状/颜色/
味道、花的颜色/味道、树的外形以及功用等，这些特征较简单易懂，且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较紧密，易为

外国学习者掌握。 

4.2. 词典的类型与语义特征的层级性 

汪耀楠认为：“语词的释义受词典性质的制约。这种制约决定了释文的质和量”[7]。即语词释文的

质和量中体现着不同词典的编纂目的。释文的质(这里指语义特征的类型)并非处于同一平面，其重要性呈

现一种层级性，张志毅先生将其分为“学科义位”和“普通义位”，前者多反映科学的内涵；后者多反

映普通人最可感的经验意义[8]。以“樱花”为例：1 落叶乔木，开鲜艳的淡红花，木材坚硬。原产日本。

2 这种植物的花。落叶乔木、木材的硬度、产地属于学科义位；鲜艳的淡红花、木材坚硬等肉眼多可获

取的特征，属于普通义位。 
学习型语文词典是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使用的词典，释文的量应考虑到目标用户的汉语水平，

选取最少且最具区别性的语义特征，保障外国学习者付出较少认知努力达到对语词的识记。释文的质应

向“语文性”靠近，凸显语词的普通义位，适当简化其学科义位。基于木本植物词自身的性质，对于未

延伸出普通义位的植物类别词，有选择性地凸显学科义位；延伸出普通义位的词，重点凸显其普通义位。 

5. 结语 

在对词语进行释义时，应契合词典的编纂宗旨和用户心理，即放在词典性质以及用户的制约机制下

考察与实践。同样作为外向型学习词典，《学汉语》和《现代学习》在对同一类别词语的立目以及释义

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该制约机制，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立目方面：两部词典立目词的使用没有贯彻到底，存在随意性；大多以“X”为立目词，单个词统

领多个义项，遵循了经济性的原则，但“X”既指“树”又指“果/花”，表义较不清晰。基于表义清晰

性和经济性的博弈，对于较常使用的植物词，要以经济性原则为主要指导原则，不必分别立目；对于使

用频率较低的植物词，建议分别立目，如“X 树”仅指“树”，“X”仅指该植物的花、果等。 
义项切分的粗细粒度方面，作为学习词典的《学汉语》以及《现代学习》，主要职能是语言的编码，

在义项的切分时，应尽量采用分化的策略，凸显不同的义位。义项顺序方面，词典的具体实践中，大部

分却采用由树到果的顺序，仍遵循中国人的认知顺序，未能以目标用户的需要为中心，与该类词典的编

纂宗旨相悖，建议修订。释义的完备性方面，个别语词存在释义不足的问题，基于 BCC 语料库的实际用

例，我们提出了相应的释义策略。 
语义特征凸显的数量较简洁。但语义特征凸显的类型存在学科义位冗余的问题，对于外国学习者来

说，较复杂难懂。基于词典的类型和义位本身层级性，释文的质应向“语文性”靠近，凸显语词的普通

义位，适当简化其学科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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